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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方法: 学校发展的中国经验
郑玉飞

(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学校发展中常用的试点方法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方法，以局部试验带动整体变化的教育发展

方式。试点方法在学校发展中的广泛运用，帮助我国形成了低风险的教育发展道路、低成本的教育治理策略以及多

样化的学校发展成绩。历史经验、教育现实及自身的中介作用促使试点方法成为一种常用的教育发展方法。然而，

在学校发展的现实中，试点方法常常被误用，表现在不能恰当处理成败自然与只见成功、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由点

到面与一步到位、自主发展与行政驱动等几对矛盾关系。科学运用试点方法，需从增强试点方法的科学性、激发试

点探索的内驱力、恰当借助外部推动力量等几方面入手，以充分发挥试点方法推动学校发展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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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小学校发展的重心变换，可

以发现学校发展大致经历了追求质量、关注公平、强调均衡、
办出特色等不同的发展主题。围绕这些主题，中央、地方、学
校发挥各自的作用，由于各主题的任务与使命不同，各自扮

演角色也有所差异。公平与均衡涉及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

需要中央宏观指导地方与学校，质量与特色关涉培养人才的

规格与水平，需要地方与学校着力发展。显然，这样的划分

是为区分各主体的角色差异，并不否认其他主体的地位与功

用。毋庸置疑，不同发展主题，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表现各

异，中央、地方、学校各自的发力点也会有所不同，受地域及

发展程度的影响，各自所发挥作用也存在差异。那么，如何

来区分与考察，中央、地方、学校各自的作用呢?

尽管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学校发展概括为质量、公平、
均衡、特色等主题，事实上，这些主题都是学校发展的应有之

意，且任一主题都不能轻易获得成功，需要中央、地方、学校

各自发挥优势，又相互配合，运用多种方法，以满足各方的多

样化教育需求。在诸多发展方法中，试点方法是学校发展常

用的方法之一。在先试先行，由点到面运作机制的支配下，

试点方法能够使中央、地方及学校找准各自的发力点，先易

后难，渐进地推动学校发展。这是一种讲究科学、尊重实践、
行之有效、颇具中国特色的工作方法［1］，且在政治改革、经济

发展、社会改革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本研究着重从以下几

方面关注试点方法在学校发展中的具体运用: 何谓试点方

法，其机制如何? 运用试点方法有哪些实效? 试点方法何以

成为常用方法? 在现实中试点方法如何被误用? 怎样科学

运用试点方法? 通过分析，以期能够准确认识并恰当运用试

点方法促进学校发展，总结与凝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教育发展经验。

一 试点方法的理论阐释

试点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常用的词语，也是解决

问题的一种常见方法。如若只是在生活中用它来解决日常

的实践问题，我们尚不需要对其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当其

被广泛地用作工作方法时，就需进行深入思考与论证。考察

试点方法的具体所指及运行机制，将有助于我们脱离日常思

维，科学认识与使用试点方法来指导学校发展。
( 一) 试点的定义

试点与试验、实验、试行、尝试等词意思相近，不同的是

试点的重心在“点”，通过个别点、小范围的先行试验，检验

新做法的实效，取得经验后再去指导更大范围的工作。重心

在“点”时，指尝试的范围或区域，具体到学校，可指具体的

班、学校，某些教学方法、模式、课程、活动等具体点。共同的

都是“试”，对未曾使用的方法进行创新性尝试，以检验新做

法是否有效，进而确认其合理性或推广价值，这时试点便有

了方法论意义。试点具有讨论价值，也是从这个角度而言，

人们经常称其为“试点方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十五次会议强调: “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

的重要方法”［2］。试点的已有定义多指向其方法价值，比

如，“所谓‘试点’就是指在一项工作正式开展和推广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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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小范围内试验，探索路子，取得经验，达成共识，然后推

而广之”［1］;“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

导其他单位”［3］;“试点是通过划定一定范围的经济时空，对

某项改革措施试运行，观察其绩效、风险状况，以检定这一措

施是否存在示范效应”［4］。国外的研究在定义试点时，也强

调“小范围内的尝试”和“大规模的应用”［5］。先试验、后推

广、小范围、大规模等词突出试点方法的特征，也显示出试点

作为方法的阶段与过程。
有论者曾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探讨试点方法，在

由实践到认识的阶段，试点方法通过探索性、创新性的“试”
来获得新的认识; 在由认识到实践阶段，试点方法用总结提

升、获得经验后的新认识来指导实践，“这样，试点就把两个

阶段有机地联结起来，成了联结两大认识阶段的由此及彼的

桥梁”［3］。通过联结，试点方法实现了认识上的提升，将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逻辑做出新的阐释。从

认识论角度看，试点方法能够突破已有认识，利用试验与探

索，形成新的认识; 从方法论角度看，其能突破现有困境，完

成新的任务。认识论中的两个阶段为运用试点方法提供了

阶段参考，由实践到认识阶段，是试点方法的先试阶段; 而由

认识到实践阶段，对应的则是推广阶段，由此，两个视角的试

点方法实现了共通。
( 二) 试点的类型

结合学校发展特点，按照试点的性质和目的倾向性，可

分为探索型试点、示范型试点两大类型。探索型试点是指在

某一新的开拓性领域内，为从改革实践中探索得出较为可行

的全新政策方案设计而开展的试点工作。［6］55 这类试点重心

在于解决问题，验证设想，实现学校发展。示范型试点是指

为推动某项新制度、新政策的实施，选择部分地方或部门按

照较高的标准率先执行这些新政策，实现既定政策目标，以

对新政策的实施方法、现实成效，尤其是积极意义上的效果

进行具体的展示。［6］62这类试点重心在提供典范，以便模仿。
按照试点的跨领域性、任务复杂性还可分为综合性试

点、专项性试点。学校发展各类问题交织，需要综合联动解

决。例如，为整体推进区域性教育改革发展，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学校区域发展模式，自 2008 年 5 月开始，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先后在东中西部有代表性区域成立了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而专项性试点则着重为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而设

立，再如，为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2010 年国务院决定

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设立了学前

教育发展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多个专项改革试点。
按照试点的发起方分为中央授权型试点、地方自主型试

点。中央授权型试点是中央政策出台之前进行的试点，通过

中央指定、地方申请，中央追认授权等方式确定试点; 地方自

主型则是地方为解决本地区的难题而自行探索的试点，体现

出地方的创新性与探索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地方自主型试

点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广，而中央授权型试点目的是为在更大

范围内推行，简单说，前者为己，后者为人。这两类试点之间

常常显示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关系。地方有时为了获

取中央的支持或优惠政策，积极争取获得中央授权型试点，

而中央如果遇到地方探索出适宜推广的经验，往往会采取追

认的方式，肯定或回应地方型试点的探索。
( 三) 试点方法的运作机制

试点方法的主要价值在于其推广性，新方法通过试点的

探索，形成可推广经验，随后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在方法论

上，试点方法包含先试先行的试验阶段，由点到面的推广阶

段。这两个阶段是试点方法的必要组成，没有先前的试验，

不能称为试点，或试验不到位，无法为后面的推广打好基础。
首先，先试先行，这是新经验产生的基础。中央、地方、

学校从各自角度提出学校发展策略，具体实施效果，往往需

要通过前期的试点探索来检验，以形成新的经验。一般有两

种形式的尝试: 一是理念或设想通过试验，变成为实践，通过

实践来检验理念的可操作程度。二是外域经验的移植，通过

尝试来检验能否本土化。二者共通之处是需要进行尝试性

探索，来检验新经验的可行性。
选择试点是第一步，通常有四种形式: 争取、指定、追认、

自发［6］105。当上级采用强推动方式推行某种策略时，会列出

优惠措施，激励学校通过竞争来获取试点机会。当上级的新

举措包含系列难题或不确定因素时，往往采取指定方式，布

置任务指定学校进行试点探索。当某些教育难题还没有找

到解决方法时，往往需要学校的探索试验。若有学校探索成

功，上级部门通过追认的方式，认定其为试点，鼓励其再探

索。杜郎口中学依据自身条件探索出的“先学后教”模式，

能成为学习的典型，就是上级追认的结果。上级部门也常用

多种形式激励学校进行自发探索，用弱推动方式推进学校发

展。北京十一学校“选课走班”的探索，清华附小“1 + X”主

题课程的成功尝试，就是自发试点的范例。
其次，由点到面，体现试点方法价值的阶段。先试先行

中试点的探索，是用实践来检验之前的理论认识。获得经验

后要检验新的认识，就需要新的实践，需要进一步的推广。
试点方法中试验的指向是更大范围的应用，为试点范围之外

的实施提供成熟做法和可推广的经验。
如果认为推广就是依靠上级政令，将先试的经验推而广

之，那就忽略了推广的科学性。实际上，推广蕴含着极大的

学问，有研究总结出推广的几个环节: 部署、扩点、交流、总

结［6］94 － 96，每个环节都需要科学的设计，方能将先试经验的

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从而解决更大范围的教育问题。部署和

扩点强调试点方法的步骤，小步子、循序渐进，谨慎而行是基

本原则，遵循一点到多点，多点到小面，小面到大面，点面结

合的推广程序。交流是点与点，面与面之间的交流，相互借

鉴，吸收彼此的经验与教训，少走弯路; 而总结则将不同阶段

的任务，推广的难题进一步细化，对照前期部署与设计，做好

下一阶段的推广。这样，方能充分发挥试点方法的作用。
最后，试点方法还需两个辅助环节: 一是对先试先行的

“总结”。先试先行结束后，通过总结调整修正试验环节的

偏差，纠正小的错误，形成便于推广、可复制的概括化经验及

理论。二是由点到面推广的“外力”。推广需要外部力量，

79

第 42 卷 第 6 期 郑玉飞: 试点方法: 学校发展的中国经验



除了行政力量外，还需试点经验自身的魅力，以增添推广中

“观摩”“借鉴”等活动的合理性，使推广具有合法性。
二 试点方法的效果解读

从共和国七十年教育发展史来看，试点方法的运用带来

学校的大发展。尤其是近四十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取得的成

就，显示出试点方法的优越效果。主要体现在其能够整合学

校发展的有利因素，协同推进学校发展，显示出其要素整合

的工具效应; 试点方法的先试先行，由点到面的运行机制，能

充分展现其循序渐进的策略效应。
( 一) 宏观: 低风险的教育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吸取过往大破大立式发展教育的教训，

人们在面对教育难题，探索教育策略时，愈来愈倾向于选择

严谨科学的教育发展路径。
首先，试验先行成为新制度出台前的通行做法。面对学

校发展的新需求，先在小范围内尝试，通过调研、论证、实验、
总结等方式获取经验，为政策出台做准备。20 世纪 90 年

代，国家在酝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做了多种准备工

作: 派考察团到发达国家考察国外的课程改革状况，调研国

内中小学课程改革需求，委托部分学校进行有目的、有计划

的改革实验，集结多位研究者开展课题研究进行专题探讨，

等等。在前期多种准备的保障下，促成了世纪之交新一轮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
其次，发展中有专业的研究者参与指导。教育发展的内

核是专业发展，需要专业技术支撑，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

研究者、专家，依靠他们的专业知识，对教育发展进行指导和

监督，运用其专业知识与技术影响教育发展，既是教育发展

走向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体现，也是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近些年，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几次重要的教育决策，专家都

曾发挥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

起草，就经历多次调研与论证，充分听取了专家意见，在研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 以下简称《纲要》) 过程中，有专家组成的战略专题组，以小

组为单位开展调研，为《纲要》提供参考意见。《纲要》颁布

后，成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以及

重大项目进行评估，提出报告。
最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发展路径。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顶层设计能够为发展制定总体

规划，宏观布局，统筹多方力量实现发展目标。按照规划谋

发展，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制度。新一轮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规划、部署改革试点，建立新的教材体系，形成新的

教研制度，都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但从理性出发的顶层设

计，也有自上而下的线性发展思维的局限，虽以目标为中心，

却也因不能考虑到实施中的具体困难而减损实施效果。而

实践中依靠摸索和试错而形成的发展经验，可能有好的实

效。基层的试点探索，实效性强，尤其是在面对复杂难题，缺

乏已有道路可循时，“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路径就可填补

顶层设计的缺陷。顶层设计能够进行总体规划，避免顾此失

彼，按下葫芦起了瓢，而摸着石头过河却可以解决教育发展

的细节问题，克难攻坚。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二者结

合，可以实现教育发展的“两条腿走路”。
( 二) 中观: 低成本的教育治理策略

先试先行的探索，能逐步积累推进学校发展的经验教

训，有效降低因探索失败而带来的教育风险。在有限的区域

内，尝试发展学校的创新之举，更容易推行，易出成效，即使

失败，成本也不高。局部的探索，更容易统合多方因素，把控

学校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降低多方配合可能出现的

摩擦，形成低成本的教育治理策略。
第一，新的教育发展措施易推行。无论是竞争获得的发

展试点，还是指定、自发的试点，都在用新的办法尝试解决学

校发展的难题。由于试点自身的措施优惠、目标明确、布局

得当、上下齐心等优势，新措施容易推行。即便没有优惠，学

校领导的个人领导力，师生改变现状的愿望也能有效化解新

措施推行的阻力，推进教育发展。总之，学校发展中使用试

点方法便于新政策的推行，有效降低创新成本。
第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易把控。试点在尝试时，往往

选择关涉面小、影响力小的点，倘若尝试失败，小范围的试点

能够做出多种且及时的挽救措施。尝试时出现的不确定性

能够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学校建设特色课程，往往从更易展

现，参与教师较少，学习人数相对较少的艺体类课程入手。
杜郎口中学的发展与其地处农村，不确定性因素较少有关，

学校能够把控运用新教学模式时出现的问题，能有效降低因

尝试为学生和教师带来的不利因素。
第三，各相关因素易协调。学校发展涉及诸多因素，上

级的教育指示、校外的教育环境，学校的办学历史、校园文

化、领导风格、教师质量、教学风格、学生质量，家校合作等，

无不牵涉学校发展。运用试点方法，学校要协调相关因素，

为发展目标服务。以特色学校发展为例，学校在特色选定、
特色培育、特色持续、特色扩展等方面需要多主体，多措施联

动，共同促进学校特色发展。在选定特色主题过程中，学校

必须对发展历史、文化传承、潜在优势等做出梳理、评估，与

校外内多个主体进行民主审议，确定具有相对稳定的、广泛

认同度、包容性强的学校特色。而试点学校协调这些因素相

对容易，能够统筹资源，为学校发展服务。换言之，试点方法

能够实现学校发展因素的多元供给。
( 三) 微观: 多样的学校发展成效

学校发展中的试点方法运用广泛，大到综合性的教育体

制改革，基础教育改革，小到校本课程的开发，课堂教学方法

的创新，学校越来越有意识地使用试点方法。然而，由于学

校发展结果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实践中，人们很难从

结果中明确辨别，哪些成绩是试点方法的直接成效，哪些是

试点方法带来的单一效果。但我们可以从试点方法的运行

机制来分析，先试先行阶段学校发展的结果，是试点方法的

直接效果; 由点到面阶段的结果，则是推广的成效。
首先，集中资源促进试点学校发展。在先试先行中，学

校调动资源，着力实现发展目标，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质人

才。各类示范学校，实验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往往都是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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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育条件下，促成了学校的发展。比如，为了试验高中

实行学分制的可能性，上海大同中学、江苏金陵中学、天津南

开中学等学校采取措施进行有益探索，在为其他学校提供经

验的同时，也促进了本校发展。当然，这些学校具有典型性，

学校的资源、底蕴、发展能力使其在多种尝试中取得好的发

展效果，其所发挥的是显著探索效应，为新策略的实现提供

可能性。而各方面薄弱的非典型学校，当作为试点时，往往

可以借助政策倾斜优势，有效的领导，专家的指引，改变薄弱

状况，实现学校的跨越发展。
其次，尝试出学校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学校面临发展困

境，为寻求发展进行多种尝试。其间必定会经历多种曲折，

但从试点发展的总体趋势看，先试先行的试验结果，可以知

晓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当前，特色学校发展中常

见的“一校一特色”发展路径，为学生提供深入认识和学习

某种特色的机会。如果学校坚持发展某种特色，经过长时段

积累，就成就了这一特色。从群体发展看，越来越多的学校

发展出特色，有了标签，特色异彩纷呈，学校间的同质化现象

得到了改善。不得不承认，这种发展路径可能会导致一些学

校注重表面形式，忽视内在建设，重视学校的特色，忽视学生

的特色。但对某些特色的尝试是学校突破同质发展的瓶颈，

学校可借此机会走出发展困境，找到更多发展路径。
最后，学校在明确的规划中发展。如前所述，试点方法

的价值，不仅在先行尝试，更在于由点到面的推广。推广中

的部署、扩点、交流、总结等都在规划中进行。随着试点方法

的广泛运用，越来越多的学校有了相对明确的发展步骤。随

着各级制定教育规划的科学性、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更多的

学校被纳入到了中央、地方的各类教育发展规划中，这将有

利于学校调动力量、配置资源，有步骤地发展。量力而行、循
序渐进的推广原则，使学校发展有了步骤，如果试点经验尚

未成熟，就需对规划方案做出修改，延缓推广。牵动千万人

的新高考改革，原初制定的步骤是 2014 年启动改革试点，

2017 年全面推进，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

试招生制度。但几年的试点探索经验表明，新高考的大面积

推广还需要再缓一缓，学校发展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 试点方法的合理性论证

试点方法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一

方面是因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试点方法成为我党探索与

推行新政策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上，党中央逐步有意识地通过试点方法以表达重视地

方探索改革的积极性。现阶段，我国教育改革、学校发展都

面临着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曾遇到的问题，处于深入发展的关

键阶段，需要多方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上进行多种路径与

策略的尝试，为推动改革努力。
( 一) 历史经验: 革命时期与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经验

的积累

提及试点方法的起源，有研究认为“试点方法是我们党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

到领导工作方法上的一项重大创造”［3］。早在井冈山根据

地时期，试点方法就被用于进行土地改革，后在陕甘宁边区、
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试点方法也曾发挥

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解放区建设正规教育

的途径“是从一个实践到规定或制度，从规定或制度到实践

这样一个反复提高的过程”［7］，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运用试点

方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期就将以往的试点经验

进行总结后在全国推广。改革开放之后，试点方法广泛应用

于各个改革领域，邓小平同志曾提出: “在全国的统一方案

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

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

验。”［8］这既是对以往建设经验的创新性应用，也是引导改

革成功的方法论，在此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各改革领域创造

性地运用试点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经验。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

试点方法受到更多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

“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

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

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为各领域广泛运用试点方法

提供了政策依据，也成为深化改革，激发地方、基层创造性的

基本方法。
( 二) 现实问题: 教育改革深水区面临的难题

当前，教育改革处于关键期，完成教育综合改革的战略

性任务需要中央和地方联合进行。在中央支持下，地方勇于

尝试，敢于碰实质性问题，面对新问题，做出新探索。中央和

地方共同用力，共同推进改革。基础教育领域的难题，譬如，

学校同质化、课程的适应性、学生学业负担沉重等问题，是基

础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需要多主体联合，攻坚克难，共

同面对。在攻克难题时，先试先行、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试

点方法，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几十年来，中央主导的教育

改革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试点方法推进改革。
1997 年高中课程改革，采用先在两省一市进行试验，积

累经验，然后在全国推广的方式。2001 年新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也采用“先立后破，先试验后推广”的改革方式。
2003 年 的 高 中 课 程 改 革，同 样 采 用 了 先 试 先 行 的 方 式。
2010 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启动，鼓励各地各学校大胆

尝试，通过试点改革，为重点领域改革和关键环节探索经验。
2014 年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2014 年上海市、浙江省先期进入试点，2017 年北京、天津、山
东、海南 4 个省市进入第二批试点，2019 年河北、辽宁、江

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 8 个省份成为第三批改革试

点。先行试点要为其他省高考改革提供依据，后进入试点的

“3 + 1 + 2”的选考科目方案是在借鉴先行改革试点省份的

经验基础上，“充分考虑本地原有高考模式、基础教育发展

水平、高等教育和学科专业布局等因素的结果”［9］。分批试

点、及时调整、总结完善，通过综合改革实现改革目标。
从近年来若干重大教育改革过程看，试点方法被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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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教育改革。正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

次会议指出的“试点目的是探索改革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

式，为面上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试点要取得

实效，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尽可能把问题穷尽，让矛盾

凸显，真正起到压力测试作用。”［2］

( 三) 中介: 理论设想与实践操作的相互转化

关于教育的理论设想及创新性假设，可通过试点方法，

发现其实践效应以及推广的可能性。当理论研究者希望用

理论指导实践时，或者希望通过实践验证理论可行性时，抑

或是实践者有了理论设想，意图应用于实践时，往往需要试

验或实验来试行，先进行小范围的探索，进而在大范围内实

行。试点作为具体方法，发挥中介作用，能够帮助实现理论

与实践操作的相互转化。
实验和试验是先试先行的具体操作，一般而言，实验是

为了检验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而进行某种操作或从事某种

活动; 试验是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而从事某种

活动。二者都是为了检验而进行具体的活动。教育实验和

教育试验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完成基本的探索与验证任务。
在社会科学领域，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与自然科学实验类似

的实验研究，但经过科学的教育实验设计与操作，包括实验

的假设、实验的控制、实验的评价等，教育实验能够获得科学

化、规范化的结论，为更大范围的推广和实验结论的扩散提

供实践支持。从另一方面看，教育实践上升到教育理论，教

育实验也能够发挥中介作用。“教育实验正是一种特殊的、
经过精心设计改造、简化，‘纯化’的典型的教学实践，能较

好地满足发现规律、丰富理论的要求”［10］。通过先试先行，

为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而关于教育的操作

性实践，经过先试先行也可抽象为教育理论。
四 试点方法误用举隅

学校发展中使用试点方法越来越普遍，实际效用也愈加

明显，但在现实中，试点也会因误用而走样变形，阻碍效用的

发挥。结果就是只看到成功的试点，看不到失败的试点; 推

广时，仓促上阵，步子大; 过分依靠行政命令推动，没能充分

发挥试点所积累经验的优越性。总结这些误用现象，结合学

校发展的特点，误用主要表现在几对矛盾关系的处理方面。
( 一) 成败自然与只见成功

先试先行阶段的探索，多是就发展难题而尝试新的解决

方法。既然是尝试，就有失败的风险，尝试就是试错，多次试

错之后，才可能成功。试点有成功的机会，就有失败的可能。
然而，现实中，常常看到成功的试点，鲜见失败的试点，而一

些学校的新探索，也往往只有轰轰烈烈的开始，难见结束。
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只见成功，不见失败的试点是不正

常的，但是这种现象却十分常见。究其原因，可能存在几方

面因素: 第一，学校在探索时，进行了多方统筹，成功的概率

很大，或者说，收获大于付出，取得的成绩遮盖了小的失误;

第二，探索是多主体、多层面、长时段的，存在“东方不亮西方

亮”的可能，成功的经常被宣传出来，失败的往往被掩盖; 第

三，学生是学校发展效果的直接承担者。假若尝试失败，后

果往往由一个个学生个体承担，而处于成长阶段的学生个体

受多因素影响，失败的直接后果很难体现在个体学生上。第

四，试点取得成绩，总结与宣传往往存在夸大效应，凸显成功

的做法，忽视失误瑕疵。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失败试点就被

遮蔽，常常只能看到成功的、皆大欢喜的试点。
( 二)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学校要发展，需找准发展的本质，抓住影响学校发展的

主要矛盾，围绕主要矛盾进行尝试探索。正常而言，以教学

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主，提升学生培养质量是学校发展的

主要矛盾。一切发展都应以学生为中心，任何着眼于学校发

展的措施或策略，都不能以损害或忽略学生发展为代价。
在培育学校特色，运用“一校一特色”策略发展学校时，

有些学校常常意识不到“一特色”的选择，就是在确定主要

矛盾，错将校园环境、特色课程等作为主要特色，花大力气装

饰特色校园，倾心打造校本课程，希望以此来发展学校。那

么，为什么许多学校会选择外部特色作主要特色呢? 首先，

这些特色有抓手，易操作。学校要形成特色，通常需要较长

时段的积累，事实上，许多学校都是在较短时段内形成特色。
这些学校是为完成外部任务，想在短期内形成特色，就选择

见效快的外部特色作为发展对象。其次，宽泛的政策指导给

予了学校相对宽松的政策解读空间。缺乏创新的学校，运用

此种策略形成的特色，实际上仅完成了特色的最低要求。在

国家出台的教育文件中，多次提到“鼓励学校办出特色”，这

样的柔性政策存在很大的解读余地。何为特色、特色的标准

和评价指标等相对硬性标准，政策中并未明确规定，以至于

多数学校会选择积累少、成效快的发展策略。这样，只是选

出了特色，完成了基本任务，至于其是否有利于学生长远发

展，促进学生形成特色，学校还无暇顾及。最后，学校选择的

特色，大多是容易出彩，方便宣传的项目。体育、艺术类往往

是热门选择，这些项目鲜活而有趣，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也能

在各种节日和宣传中为群众展示展现。
( 三) 由点到面与一步到位

将小范围的经验扩大到更广范围，由点到面，让更多地

域分享试点的成功，进而推进学校发展，既是试点方法的重

要阶段，也是运用好试点方法的步骤。可是，在推广中，参与

者时常会忽视推广的循序渐进原则，试图一步到位，制造更

大更好的发展成果。
殊不知，忽略由点到面的渐进推广原则，会增大改革风

险，丢掉试点方法的精髓，也忽视了学校发展的特点。如前

所述，由点到面只是对推广的简单概括，其实，推广方式有多

种，从一点到多点，多点到一面，一面到多面，而具体采用何

种方式，要视试点的性质，经验总结的概括程度，以及推广地

区的情况而定。同时，学校发展的具体内容也决定推广的步

骤，不同领域的探索，推广步骤会有所差别，涉及学校后勤、
人事制度、职称改革等与学生发展关联小的经验，推广步骤

可以大一些; 与学校教学，学生发展紧密关联的经验，就要小

步子，谨慎、渐进地推广。教学模式、组织形式、课程建设、评
价体系等方面的探索，离不开试点教师、学生、教学文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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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生态圈。这些经验的推广，需要营造与试点相似的教

学生态圈，以使成功经验在新的学校与环境中产生效果，然

而，生态圈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与教

学紧密关联的经验，如“先学后教”模式、小组围坐形式、档

案袋评价等，经过种种急功近利式的推广，致使这些成功经

验成为虚幻的“神话”，既对缔造成功经验的试点造成不良

影响，也使推广学校的发展走了弯路，增加了学校发展成本。
( 四) 自主发展与行政驱动

试点方法离不开行政驱动。行政力量可以统筹多方因

素，顺利推进试点的选择、组织、设计、督导、宣传、评估及部

署、扩点、交流、总结等环节，正是在行政力量的参与下，试点

方法才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

会使学校失去自主发展权和发展主动性。所以，学校充分发

挥试点方法的使用实效，就需要在行政力量与学校自主发展

之间形成适度平衡，这是运用试点方法的理想状态。
然而，在现实中，适度的平衡却非常难得，要么是学校的

试点得不到行政的有效支持，要么是行政力量主宰了试点的

发展，后者更为普遍。前面所列的几种误用现象，几乎都与

学校自主发展与行政驱动缺乏适度平衡有关。在学校体育

特色建设中，相关部门倡导的“一校一品”策略，从体育发展

角度看，这样的发展策略，对繁荣学校体育，增强学生体质健

康，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有积极推动作用，也能激发学生的体

育兴趣、爱好，为发展更多的体育特色提供可能性。然而，具

体到每所学校选择什么样的发展特色，选择哪种“品”，往往

不是依据学校自身特点、学生的兴趣和特长而选，多是按照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划，乃至校长的个人爱好而定。这就

会出现因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调动或换届，或校长的更换而使

得学校的特色试点无疾而终。像这样，为了学生发展之外的

目的，甚或是为了晋升、竞赛而包装出来的“特色”就失去了

存在的根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常常与特色学校之间形成

“共谋”，地方给予学校各种优惠支持，冠以其改革、创新、独
特的名义，为地方与学校共同谋取非教育利益。“共谋”似

乎实现了学校自主发展与行动驱动的理想状态，但却是以牺

牲学生的持续发展为代价的平衡。
五 试点方法的科学运用

在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的今天，宏观政策开路，多地试点

先行，循序渐进推广的试点方法，在学校发展中将会得到更

广泛运用。要取得理想的效果，还需必要的保障条件。
( 一) 增强试点方法的科学性

试点方法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发展方法，存在诸多优越

性，在实践中需要人们运用适合的方法、科学的策略，在试点

探索、总结经验、推广经验等环节遵循科学、理性的原则，以

增强试点方法的使用效果。
试点方法的误用，除了使用时的主观、随意、不理性等因

素影响外，在设计、统计、总结、推广时不注重科学性，也会导

致结果的偏差。首先，对先试先行的探索结果进行评估的工

具与方法要有严密的科学性。也就是说，试点方法需要科学

的因果关系来证明，先试先行的结果是尝试新方法自身带来

的直接结果，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间接结果，甚或是多种因

素作用的综合效果。从学理上说，科学的方法需要有明确的

因果关系，才能证明此方法的科学性。为此，试点方法在选

点尝试时，可以借鉴社会科学实验中的相关手段，采取明确

的控制、对比措施，用多样的、科学的方法努力排除多种偏误

对探索结果产生的干扰或负面影响，确保探索结果的科学

性。其次，在经验总结中，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辨明获得成

功经验的直接因素，避免出现经验总结缺乏针对性，虎头蛇

尾的随意总结。用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和措施，分析影响结

果的相关因素，抓住因素中的主要矛盾，总结试点经验的成

功价值。剥离其中的情境性因素和非主要因素，提炼出试点

经验可推广的部分，凸显经验的推广价值。最后，在推广中，

用经验自身的科学性来吸引被推广者的积极性，尽量减少用

优惠条件吸引推广者参与的可能性。
( 二) 激发试点探索的内驱力

发起试点的部门或人员对试点探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是试点经验的源头。学校在发展中会遇到多种困难，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学生包括家长在内，都是学校发展

的相关利益群体，是帮助学校走出发展困境的潜在主体，他

们都有可能从自身条件出发，积极探寻解决学校发展问题的

策略。这些主体在各自工作职责内，在辖区、学校、课堂、班
级以及小组中尝试、探索，解决各自所面临的问题，寻找稳妥

的解决策略，一定程度上就在先试先行。
当然，基层的探索，各主体的尝试，并不都能成功且有

效。探索起始，并不一定有解决更大更多问题的大目标。学

校一心一意为化解自身困境进行的创造性探索，是学校发展

的基本动力。当学校基于自身问题，孜孜不倦地为教师、学
生、课堂寻找适合的解决策略时，既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也

潜在地做着先试先行的探索性工作。这个阶段重要的是要

让探索主体能够有探索的时间和空间。行政部门要为探索

主体创造适合尝试的外部条件，激发各主体积极探索的动

力，创造热情，让多主体勇于、乐于探索学校发展的新方法，

让相关人员体验到“试点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11］。
当基层探索的工作绩效累积到一定程度，产生一定影响

力，为更多、更大范围的主体所知晓时，基层的探索才有可能

成为其他主体所效仿和学习。这时探索主体自身意识到可

以为他人提供经验时，或者是外部相关人员发现了这些有益

经验而主动借鉴和宣传时，试点的探索经验才有了向外推广

的机会。这时，就需要外部力量为其提供临门一脚。
( 三) 谨慎借助外部推动力量

试点的成功经验，要被外界知晓，成为他人模仿和借鉴

的对象，需要借助一定的外部力量。当然，能被他人熟识，也

不排除试点单位的自我宣传。外部力量对于试点方法功能

的发挥不可或缺，要助力试点方法，需要选择恰当的途径。
由上级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试点，上级的支持、设计、监

管、评估，自然会促进探索结果的宣传与推广，从试点推进角

度而言，这种外部推动力不能少。有人曾对中央推动试点的

结果进行研究，他们发现，试点经费来源、试点实施方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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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起机构的专业性三项因素对试点结果具有显著的影

响。［12］这至少可表明，自上而下试点要获得成功，不仅需要

外部支持，更需要科学、专业的设计与支持才能保证试点的

成功。外部推动力作用的发挥，应该坚持一定的原则，外部

力量如若掺入其他因素，会减损试点方法的实效。选点时，

上级的激励措施如若掺杂其他因素，试点可能就会放弃尝试

探索的初衷，转而奔着激励去尝试。总结时，上级需实事求

是地直面试点的成功与失败，摒除优惠条件带来的利好，辨

别试点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不盲目夸大经验，不轻易否

定成绩，客观总结。推广时，“皇帝女儿也愁嫁”，主导者需

一面做好顶层设计，尊重事实，按需推广，一面遵循小步子、
循序渐进、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

自下而上的试点，即便在探索之初没有担负推广的任

务，但是当其被上级或自愿成为典型，供他人学习时，“酒香

也需勤吆喝”，也需外部力量的参与和推动。这时，上级的重

视或追认、媒体的跟踪报道、自身的宣传包装要尊重试点发

起之时的基本目标，真实记录尝试与探索的基本过程，客观

总结自主探索的经验，突显出自主探索试点的地方性与特殊

性，为随后的酌情推广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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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 Approach: Chinese Experience of
Elementary and Primary Schools' Development

ZHENG Yu － fei
(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A tentative a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called pilot approach prevai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t is an education development way that can promote whole change by the part tests． Its extensive applica-
tion in school development helps to create a low － risk Chinese education development road，low － cost education
governance pattern and diversity school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In China，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al
reality and its bridge fun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romote the pilot approach to become a common way to
educ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in the reality of school development，the pilot approach is often misused． It man-
ifests itself in the inappropriate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major and minor contradic-
tions，point － to － face and all － at － once，self －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ve driv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the pilot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pilot
approach，stimulat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he pilot exploration and properly use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Key words: school development; pilot approach; try first; point － to －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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